
我所認識的紐約黃氏宗親會過去、現在與未來 

黃宏達 

 

本人十二歲來美，匆匆不覺已有五拾多年之久，與紐約黃氏宗親會關係也斷斷續續地超過半個世

紀。先父祐華公生前不論工餘或退休後大部份時間都在會中渡過，或為本會服務、或與鄉親父老

敘舊談歡，消磨時光，每每樂在其中流連忘返，甚至有時做到以會為家。正因如此，我自幼便飽

受庭訓，了解到當時的公所或宗親會在海外遊子心中的重要性及倚賴性，同時也在當年跟隨先父

進出宗親會活動時，有幸聽到眾多父老叔伯言談中對宗親會及黃氏太祖的種種傳說。在我當時小

小的心靈中，委實起了很大的影響，不單只令我知道了我的根在那裡，也認同了身為黃氏一族的

光榮。 

 

時移世易，五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父老叔伯們，俱己駕鶴西歸，而自己亦巳華髮早生，英年不

再。因今年適逢本會大樓重建伍拾週年誌慶，會眾共謀籌備慶祝之餘並希能出版特刊以資紀念，

委以重任完成此一極有意義之工作。我奉命之餘倍感徬徨，只能一本服務精神全力以赴。因思現

今宗親會結構已與半世紀前有所不同，會員們對宗親會認同及需求亦與當年大不一樣。時代在

變，我們的社區也在變，所謂居安思危，究竟我們宗親會該如何應變，宗親會的未來出路又在那

裡？這都是我們這一輩所需思慮的，也是所應盡的責任。 

 

我雖然在過去數十年中並沒有化很多時間在宗親會服務，但憑著幼年的記憶與及這二十多年來不

時的聯繫，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感想，因此我希望能從一個曾是目睹者與及也是傍觀者的眼中來描

述一下我對宗親會的看法，希冀在補白之餘，能為宗親會留下些許點滴，也能為本族後進者提供

多一點對宗親會的認同。 

 

在上兩個世紀變遷的巨輪中，海外的宗親會及地區性組織是當時華裔社區的中堅力量。首先是百

數十年前先輩們願意離鄉別井，遠涉重洋到了新大陸，他們歷盡艱難、受盡委屈，是希望他們的

辛勞血汗，能換取令他們及在家鄉的親人一個比較舒適的未來。但當他們在踏上新的陌生環境

後，不論在工作、語言、生活、甚至生存上，都有很大的不便及需求。宗親會的形成，便及時提

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使新移民能得到適當的資訊及協助。當時的情形是鄉親〝一個拉一個〞，

早上岸的幫助後來者，大家抱著同舟共濟，助己助人心態，重情重義、互相依賴，團結自強。所

謂人不親鄉親，通過宗親會的協助，這些先輩們便得以安定下來，找到各自謀生技能及工作，很

多人因此而得圓他們的〝金山夢〞，宗親會在其中委實擔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先輩們與

祖國的連繫，也是他們在異地的護身符。但是當年先輩們都抱著是來新大陸作〝過客〞的心態。

當錢積得差不多，或是身體及當地環境不容許時，他們都會葉落歸根，紛紛回到故土。當時的會

所，因為經濟及當時移民法令所限，大致上幾全是〝王佬伍〞的天下，鮮見婦孺之輩。 



但在二次大戰後及隨來的國共內戰，卻為海外的華僑社區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首先，大量的

華裔二戰美國退伍軍人，在戰後帶回了為數甚多的〝新婚妻子〞。其次，由於海峽兩岸的分裂、

內亂，及種種不安定的因素，令到絕對大部份在海外謀生的先輩們，感到傍徨，產生有家歸不得

的苦惱！這時千方百計留在美國生根的念頭，便順理成章地續漸成型，茁生在各先輩腦海中。而

隨後美國移民法例的改變，又帶來更多華裔家庭的團聚，因此，在美國各地的〝華埠〞，便開始

增加大量的婦女及孩童，顯得生氣蓬勃，使得華僑社區再也不是〝王佬伍〞的天下。宗親會在當

時也開始轉型，每到會員們週休或假日，會所便會熱鬧非常，眾多族人雲集，男女老幼，各適其

適地在會所中找到他們所需。 

 

時間轉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在二戰前後抵美的先輩及其家人，大多已漸溶入美國社會，

而第二或第三代的青年們，受過良好教育，亦紛紛走出華裔社區，創造他們自己的天地，更而隨

著他們父輩的老去，與宗親會的交流，也日漸疏遠，對新生代來說，華裔社區已不再是他們唯一

的選擇。宗親會的活動，自然也因熱心會員減少及老化而遲鈍下來。 

 

就在這〝青黃不接〞期間，海外的華人社區，又迎來一次重大變化。首先是中國大陸經過各種運

動之後的改革、開放，加上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各地的不穩定因素，大量的移民湧入美洲各

地，擴充了各地華裔社區，宗親會也因而注入了不少新的會員。轉入二十一世紀後，這個新移民

潮還是持續不斷，這本是一個可喜的現像，新血能為宗親會帶來生機，但可惜的是，因整体內外

環境的關係，宗親會一貫的運作，便起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上世紀的先輩，多來自四邑一帶，都有或親或疏的同宗關係，鄉誼親情自然比較濃厚，對

祖宗祠堂、父老傳統，極為尊重，可說是言聽計從，同時也絕對倚賴宗親會做為他們與國內連繫

及與外界溝通的橋樑。而新移民們則來自較為廣泛的地區，背景多有不同，但文化水平一般比先

輩們好，在美國謀生及語言方面，會比較順利得多。更因為現在社區中各種雙語服務機構眾多，

新移民來美的，有很多是來依親或退休人仕，他們在對適應及申請各種不同服務或社福方面，都

能獲得妥善的照顧。再加上紐約華埠地區，寸土尺金，很多人都選擇住在其他地區的〝新華

埠〞，無形中對宗親會的需求，也就相形減少。在這種情形之下，宗親會過去百數十年來賴以

〝生存〞的要素－與故國的連繫、為外界的橋樑、提供鄉親所需服務等，俱已不復存在，遺留下

的，謹是一個供奉黃氏太祖的聯誼會所。更遺憾的是，因會員結構及背景不同關係，會議場中每

因立場觀點差異而產生爭端，各持己見，甚而興訟，勞民傷財不說，更寒了很多會員的熱心，選

擇遠離是非之地。此無他，我們少了一個對同為黃氏族裔的珍惜，少了一個兄友弟恭的親情體

會，不能冷靜地異中求同，而選擇了意氣用事。宗親會作為一個仲裁者的影響力，也就因不斷的

挑戰而削減。 

 



有宗人提及現今社區中宗親會普遍的沒落，而感到擔憂，對我們的未來，也很不樂觀。問我看

法，我是很幸運，能目睹過去五十多年來宗親會及華裔社區的各種變遷，也親身體會了宗親會現

在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但我相信，現在的宗親會應還是有其存在的價值。以我為例，十二年前，

當我競選〝美國退伍軍人會〞紐約州主席一職時，需要籌措經費(美國退伍軍人會是一個非常龐大

的主流社會組織，全美有二百多萬會員，但其活動與宗親會及華裔社區實在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更談不上會為宗親會帶來什麼利益)。當年在紀熾叔呼籲之下，宗親們在會議中便亳無異議地同意

捐贈巨款，使我的競選更形順利。五年前，我有機會競選〝美國退伍軍人會〞全國總會主席一

職，當時又在宗親會會議中提出，宗親會及眾多昆仲又均踴躍支持，再次捐增巨額競選經費，使

我無後顧之憂，得以順利當選。試想宗親們能夠對一個數十年來並沒有為宗親會怎樣出過力的會

員，對大多數新會員來說，我更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臉孔，而他們卻只為一個〝黃〞字，便毅然支

持我而不計成果。對此，我實在感慨良多，也體會出族人對宗族的愛戴及對我的期望。一年〝美

國退伍軍人會〞全國總會主席任內，我戰戰兢兢地走遍全美、歐洲、亞洲各地時，除了做我應做

的工作外，我心中還負有一個新使命，那便是宗親會感動了我去深深體會太祖遺訓的指示，溶入

我的新〝故鄉〞，盡我所能回饋社會，更不能忘記〝親命語〞、〝立綱常〞，不斷地求上進，希

望站到社會上，以〝黃〞姓為榮。能在主流社會中多樹立一個華裔正面形像，提昇華裔的影響

力，這便是我對宗親們熱情鼓勵的回應。我想我既然能有此想法，那麼，其他條件比我更優秀的

黃氏族人，一定會對宗親會有更深的感情。 

 

最近兩年退休下來，時間寬裕多了，才能有機會為宗親會出點微力，接觸多了，自然亦對宗親會

的前途、發展有所思考、體會，用特提出幾點愚見，以供各先進參考。 

 

首先，我認為宗親們應該調整心態，在議堂中盡量減少意識型態之爭，體會到〝年深外境猷吾

境，日久他鄉是故鄉〞的意義，專注關懷大家在美國的生計。我們可以談美國政治，更應廣泛地

投入美國政治，以增加我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而不應為其他不相關政治環境所困擾。宗親會如

果能夠針對社區環境、生活質素、及其他有關民生議題，加入社區討論，宗親會便可以形成一個

能在地區上發言的團體，此或可引發更多會員的關注及參予。 

 

其次，宗親會負有傳承先祖傳統、宏揚中華文化的使命。因此，如何吸引下一輩對宗親會認同，

是一極大挑戰，而獎學基金的成立，便是一個好的出發點。加強年青一輩的向心力，在於找到一

個能引起他們興趣的項目，這需要耐心及溝通。但第一步成立資料庫、創立綱頁，加強年青一輩

聯繫，灌輸先祖歷史及理念，我相信以今日資訊的發達，加上熱心者的推動及宗親會的支持，這

應是可以做得到的。 

 



最後，應加強組織會員資料庫，尤其是青壯年就業會員，宗親會可主動聯絡，或徵求對會務意

見，靈活調度各種活動、會議時間，讓多些人能夠參加。還有宗親會在全美各大城市，均有組

織，但通常除在懇親大會能與各埠代表交流外，平時似並沒有多大聯繫，而懇親是每三年一次，

所以，能增加彼此溝通，研究如何參長補短來改進各自宗親會運作，亦是一可行之法。 

 

總括而言，宗親會能歷經百數十年風雨，仍然仡立，自有其適應生存之道。而在今大樓慶祝重建

伍拾週年之際，我們追思先輩之努力奮鬥，創下基業，幾經艱辛，安穩地傳到我們手裡，心中實

是敬佩萬分。如今，宗親會又走上另一個十字路口，如何好好地繼承先祖遺訓，並加以發揚光

大，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中茁壯，便是我們的負任。宗親們，讓我們攜手並肩，一起努力罷！ 

 
 
 
 
 
 
 
 
 
 
 
 
 
 
 
 
 
 
 
 
 
 
 
 
 
 
 
 
 
 
 
 
 
 
 
 
 


